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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著名

书法家，师承智永，取法王氏，善楷、

行、草，外柔内刚，圆劲秀润，柔和雅

致 ，疏 朗 从 容 ，与 欧 阳 询 并 称“ 欧

虞”。张怀瓘的《书断》里，有一句评

语 流 传 很 广 ，“ 君 子 藏 器 ，以 虞 为

优”。所谓的君子藏器，谦让，平和，

圆融，虽然一切都不彰显，但每当你

仔细望向他，总能发现依然可以从中

体会出新的美好。好像虽然它是默

默 不 言 说 ，却 其 实 也 因 此 说 出 了 更

多。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的静气，

正是他人生最好的映照。

记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高祖

李渊武德九年（626）十二月二十九日，下

旨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

侯”，并修缮孔庙之事。据传此碑刻成

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

火烬毁，武周时重刻又毁，其后又有重

刻，难得原韵。现如今所见到的唐拓

本，拓片原件流落日本，藏于东京三井

纪念美术馆。

《孔子庙堂碑》的笔画粗细基本一

致，从容端庄，非常圆润。没有欧体的

险峻，很多圆弧形让字变得柔和、圆融，

表现出一派文人高士的谦和风度。这

与他历经三个朝代以及他自身的性格

是密不可分的。

“洛”这个字是左右结构，
整个字的受力比较均匀用力，
整体来看，左边的三点水比
较紧凑，而右边的“各”相对而

言写得比较舒缓；短撇粗短，长
撇细长，在书写撇捺笔画时，舒展开来，
给人以舒缓圆润的视觉感受，这部分也
是反映了他内在温润的性格。虞书最具

特色的线条之一是字的勾角的转折，与

一般的书法不同，虞世南的书法在写完

横折之后，不会做一般的按笔动作，而是

直接向下书写，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不会

形成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僵硬的直角，向

下书法之后继而整个字体收紧，使得字

的整体看上去舒展而不失紧凑。这点也

是体现了他性格中比较耿直一点，也是

他性格中刚正不阿的部分。

以“ 帝 ”字 为 例 ，图 中

的“帝”字整体为上下结

构，虞世南的书法风格是
上下结构对下部书写比较

紧凑，上部比较舒缓，“点”画
在起笔时即出锋，开始行笔之后旋转
出锋，不作强烈的提按。“横”笔画简

捷，行笔流畅，亦不强调提按，当在局

部 反 复 出 现 时 ，重 在 变 化 线 条 的 长

短、走势、斜度、粗细。“空间的让、虚

处”是点画衔接之间非常深的逆锋迂

回 ，点 画 之 间 笔 锋 在 空 中 都 是 逆 连

接，落笔的振动、顿挫频率几乎存在

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

刘熙载“有篆之玉筋意”一句道破

了虞世南圆劲秀润、外圆内方的笔法，

虞世南在《笔髓论·契妙》中“禀阴阳而

动静，体万物以成形”一句点明了其虚

静无为、随体赋形的字法。同为唐楷代

表的欧阳询、颜真卿与之相比，欧则方

严瘦劲，颜则圆浑宽博。唯有虞字，似

合中庸之道，甚入心意。

从《孔子庙堂碑》可见，虞世南楷书

颇得王羲之的韵味，运笔劲道有力，迁

移转变轻缓，点画圆雅丰腴，骨力深藏，

外柔内刚。他不但在书法风骨上继承

了王羲之的风格，在书法审美上也颇具

王羲之的风范。不仅如此，他还在王羲

之的书法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产生

了中和之美、变化之美、心意主宰等美

学观点，在《笔髓论》中虞世南认为心为

君，手为辅，以心神化，强调了创作主体

“心”的作用，可以说他的书法充分展示

了他的内心世界。其书论对书法内核

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

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坛的书法

发展，更对后世楷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

磨灭的作用。

古时的书法家，其实写字并不是第一

要务，读书、做人才是他们的首要之事，同

时也是一生所求。写字只不过是他们修

身养性的一种方法，而非用来卖字求金的

手段。而这种思想反映到他们的书法作

品当中，也正是体现了君子风度。

习字之有三重境界：初学写字者，

但求平正，其后是务追险绝，最后是到

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味的复归平正。而

虞世南的字正是已达到这种不食人间

烟火的境界——复归平正。他的这种

境界的获得也与他的性格和学识修养

是有极大关系的。

虞世南的书法就其天性来论，内敛
而蕴藉，温润中不见锋棱，书风平淡如
水，追求自然逸趣，不漏锋芒。学书者
无从入手，笔画粗细的匀当正是其高雅
所在，但一致的笔画也会让初学者找不
到规律；结构上的脉动，移形相当精微，

必须熟谙唐楷到相当程度者才能觉察

出。而后人大多喜欢锋芒毕露、个性鲜

明的作品，如颜真卿的楷书、宋徽宗瘦

金体等，没有一定修为的人很难欣赏

“君子藏器”的作品，也鲜有达到他那种

境界的人。

仔细揣摩虞世南的字，温和、含蓄、

从容、出世。他的字里留有许多空白与

余地，笔画之间也彼此谦让，我想所谓

君子气象，大概正在于此吧。

东莞，古称东官，历史悠久，宋元以

降，人才辈出，乃粤中文化之重镇。东

莞市书法家协会创始人罗阳先生，原名

罗昆球，笔名仰斋，号云浮迁客，在莞邑

之内已是家喻户晓了。他不仅是东莞

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教育家，而且

更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笔

者居莞多年，有幸得他的指导和提携，

并且结为忘年之交。因常与他畅谈书

艺之道,故对他的书艺有较为深刻的理

解，现就其行草书艺术简评作如：

书写的随意性。一个书家如能随

心所欲地进行创作，至少必须具备各方

面的能力，如学识修养、书写技法、熟练

程度、用笔、用墨等。罗阳先生早年从

事教师职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天文、

古文字、文学、艺术等多种门类的文化

底蕴，故作书多是胸有成竹，信手拈来，

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偶得天成。古今

学行书者皆以“二王”为宗较多，罗阳先

生亦是在临帖临碑上下过很大的功夫，

长期临池磨砚，且融诸家笔法、技法、章

法、结构、墨色而后再融入个人情愫，独

创出其潇洒俊逸，秀丽典雅，法度严谨，

宛如行云流水般的行草书自我风格。

而且凭着数十年来朝夕日课的积累沉

淀以及悟性，使得其书作能随意挥洒，

坦荡自然，别有韵味。

章法的流畅性。一幅书作的好与

坏，不仅仅从技法、笔法的精到及传统

功夫的深厚考虑，而且亦取决于书写的

谋篇布局，尤其是章法的流畅，线条的

墨色变化，展示的视觉美感。一幅作

品，视觉的感观主要观其章法、结构及

行气。一幅成功的作品往往有一股气

势贯穿整幅作品，由上而下，左到右，如

针线相连，一脉相承。诚如一篇成功的

散文，不管以倒叙、陈述或插叙形式开

头或结尾，都始终是“形散而神不散”。

欣赏罗阳先生的书作，往往使人真正感

受到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风韵。罗

阳先生作书善于一吐为快，一挥而就，

极少半途停顿或者甚至中断几天后再

开笔。这样便使得整幅书作气韵均匀、

自然，直接将个人的艺术感触及喜怒哀

乐、酸甜苦辣用宣纸宣泄出来。不偏不

倚，气正神全，上下错落有致，左右逢

源，并善于笔用中锋为主，侧锋辅之，显

得笔法有序，别具匠心，变化无穷。

题跋的艺术性。罗阳先生的书作，较

多是有题跋，或借景抒情，或借题发挥，或

是人生顿悟，或是激励鞭挞，自始至终均

用个人语言来烘托整幅书作的内容和主

题。在其诸多的作品中，无处不体现出作

者对社会的关心，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

的叩问，对艺术的诠释,令人一目了然，尽

情倾吐自我心声。既可欣赏到作品的艺

术内在美，又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心灵

美。这种题跋的形式虽然许多书家都惯

用，但往往缺乏真知灼见，难以挖掘事物

的实质所在，罗阳先生题跋的成功之处在

于其心境平和,胸襟开阔，直抒胸臆，自始

至终对人生持乐观的态度，对艺术抱着执

着的追求和热爱。

书风的变革性。任何艺术都不可

能一成不变。所谓变，即是在原来的基

础上探索革新。死守成法，只会令人固

步自封，墨守成规。古今学艺之人无时

无刻都在不断地改变自我，开拓自我。

孙过庭《书谱》曾云：“泯规矩于方圆，遁

勾绳之曲真，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

态于笔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

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

而尚工。”罗阳先生的书作大体分三大

变革：早年以端庄秀丽、典雅的文人书

卷气为主，前期作品多以工整严谨，稳

步发展。乃至六十岁后书风逐渐转变，

作品每每以传统为本，以笔墨为质，以

碑帖结合来开拓自我书风，尤其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则注重线条的质感和

个人情操为主要拓展方向，不断向纵深

发展。而后期则是以柔制刚，以静制

动，吸取舒放内在的灵气和神韵，既有

碑学的刚劲雄厚，又有帖学的清秀典

雅，合而为一，达到一种无欲无求、无法

无我的境界。其书风亦经历过由传统

到时风，再传统，最后仍然是复归传

统。因为万物之艺术，万变不离其宗，

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生活的磨练，

而后又以传统的基调融入个人艺术观

点，最终达到传统与创新齐驱并驾，这

便是中华民族书艺最终能傲立于世界

艺术之林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由于其书作过分宣泄个人情感，

导致个别书法作品在字形上缺乏精到，

如单个字放大则显得随意，缺少推敲，

用笔率意，未能将点、线、画融于一体，

但这仍然无法影响到其书法的广泛流

传和众多后学者收藏及鉴赏。

■方孝坤（广东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吕杨卓（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君子藏器 亦柔亦刚
——从《孔子庙堂碑》看虞世南的书法艺术

浅谈罗阳先生行草书艺术
■黄品功（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罗阳行草七言联

■《孔子庙堂碑》


